
“薛法根关注每一个
教师的成长， 总在关键时
候点拨一下，拉一把。 ”跟
薛法根搭档多年的盛泽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总校长
沈玉芬说， 在盛泽实小教
育集团有语文教师 100 多
名， 人人都听过薛法根的
课， 也基本都得到过他的
指导。 只要被他听过 3 次
课以上的教师， 都会获得
“加速度”成长。

但名师的成长， 除了
上好课，还得做教研。 薛法
根要求全校教师每个月都
要写随笔， 定时定类地写
文章，逼着教师多看书，拓
宽知识面，提升业务能力。

“薛校长对我们的要
求比较高，他提出八个字：
心态积极、马上行动。什么
事都要立竿见影、 雷厉风
行，趁早做，要做就做最好
的， 标准和要求都比较
高。 ”副校长张觉说。

为了“拔高”教师的研
究能力， 薛法根还着实下
了不少“呆功夫”。 他让所
有教师做科研、写论文，写
好了一个个改， 还一个个
叫到办公室去聊论文、定
提纲、改题目。

“这个暑假， 他还在
盯着 10 多个教师写专
著。 ”周菊芳是程开甲小
学副校长，也是一名语文
教师。 她告诉记者，薛校
长不管走到哪里，包里都
会带着教师的课题。 每次
把课题修改好后，都要对
教师进行一对一过关辅
导。 有时候，连最小的标
题， 他都一级一级改好，
一段话连标点符号有错
都给你圈起来，不是提出
问题让青年教师回去改
就算完了。 改好他还要再
看，还催着要：改好了吗？
再给我看看。“现在校区
多了，有一阵子教师比较
忙，薛校长就自己跑到教

师办公室去跟他们聊论
文，一个个过关。 ”

在整个盛泽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里， 教科研的氛
围极其浓厚。 不同年龄段
的教师都会主动参加到教
研活动当中， 对同事的教
学提出建议。 薛法根又提
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研
讨也好，听课也罢，优点可
以提， 但一定要提不足和
建议。

“每个教师都是有思
想的， 都有可能成为名
师。”这是薛法根对教师的
信心和认识。 很多教师都
说，“在这个地方真的能够
学到东西，包括上一节课，
感到比较迷茫的时候，很
多教师会来听课、评课、提
出建议， 有很浓厚的专业
成长氛围和土壤”。

这样的学校， 也就自
然而然地成为教师“向往
的地方”。 这么多年，他的
核心团队、 特级教师没有
一个跳槽的。 每个人都对
学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不愿意离开这所偏僻的乡
镇小学。薛法根自己，有好
多次被外地学校高薪聘为
校长、到市里当领导、到大
城市当教师的机会， 他都
没有离开。

“在盛泽做教育教学
实验，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而是一群人在做， 我们结
下了深厚的感情， 并且有
了这种几十年的根基，让
每一个人扎根教育研究的
土壤里，耐得住寂寞。 ”他
解释说， 近几年一下评上
了好几位特级教师， 就是
因为这几年已经处在“竹
子透出地面的阶段”，“没
有这样一个群体， 哪有这
么多好教师‘冒’出来”。

学校的发展， 一个好
的校长的影响力太重要
了。他留下来了，这批人也
就出来了。

责任编辑：英子 E-mail:panyuying@126.com
2018年 9月 5日 星期三人物专刊4

讨论薛法根的风格必须追寻他的人格。
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对风格下过这样的定义：

“风格即人。 ”他认为，讨论风格不能不讨论人，讨论
风格就是讨论人。进而有学者提出，“风格是特殊的
人格。”因此，追求、形成风格是塑造人格的过程。甚
或说，追求、形成风格首要的是塑造自己的人格。

薛法根的语文教学风格是清简的。 清简，是
他语文教学表达的基本方式，而这样的方式，是
在他的内心生成并生长起来的。 清简，好似薛法
根敞开的心灵窗户，呈现的是他表达的方式，展
现的是他具有审美意义的风貌， 闪烁的却是他
的心境、他的人格特质。

薛法根是农民的儿子， 他的童年是在农村
度过的。 他干过农活，熟悉田野的味道。 读了师
范， 当了教师， 薛法根的童年与这一切都会复
现。 因而，他会不知不觉地把教育、把语文教学，
与田野、与庄稼、与农民自然联系起来，产生特
有的想象。 于是，田野的情境与教育的情境融合
起来，化为同一的意蕴和气象。 清简，正是在童
年的体验中升华而成，凝聚在特定的情境之中。

薛法根的人格深处有着农民的朴素。 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 ：“农民相信每一棵庄稼都能生
长、都能结出饱满的果实，绝不会抱怨庄稼长得
慢、结得少，而只会从自身寻找原因。 ”他从中领
悟到的是：其一，农作物有自己生长的规律，不能
急躁，要学会观察和等待。 而教育也有同样类似
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是清晰的，甚至可以说是“简
单”的，不必把种植农作物搞得过于复杂，同样不
应把教育搞得玄虚和繁杂。 其二，农作物总会结
出果实，总归有收获，这是对庄稼的信任。 而教育
呢？ 为什么就不能对孩子有同样的信任呢？ 薛法
根对孩子的信任，同样出于一种真诚，同样是朴
素的，因而是发自内心、坚定的。 其三，农民毫无
自私自利之心，不辞辛劳地把自己一腔的热情和
心血洒在田野里。 他认为，教师就应像农民那样，

任劳任怨， 为孩子的成长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
在薛法根的人格深处，烙上了农民的情怀，简单，
素朴，简单中有着深刻，素朴中有着严格的逻辑：
让教育清晰起来，让教育简明起来。

农民的情怀，对农作物自然生长的认知，薛
法根从中悟到更深的意蕴是“过日子”。 他说，当
我消除了初登讲台的那种高傲与急躁以后，静
下心来，安然地过着教育的日子。 教育就是和孩
子在学校里一起过日子， 语文老师就是和孩子
一起过语文的日子。 他完全可以不说“过日子”，
而说“生活”。 这不只是因为“过日子”更为通俗，
更重要的是 ，“过日子 ” 会让他又一次回到了
“家”，虽平淡，却洋溢着亲情；虽简单，却内心充
盈。 更重要的是，和孩子一起“过日子”。 薛法根
爱孩子，他对儿童的爱是深沉的。 他真正站在儿
童的立场上。 他说，上课时，我要把我的目光投
向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在我的视野中，我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孩子的。 他真正把
儿童的创造精神当作实现教学主张的一根支
柱。 他说，发展儿童的言语智能，就是开发和培
养儿童的创造潜能， 儿童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
了，儿童成了课堂的主人，教学怎么会不清简、怎
么会不活跃、怎么会不智慧？ 他真正从儿童的眼
光来看教材、看语文、看教育。 他说，语文教材在
语言上应该有三个层次：适合儿童现时交流的伙
伴语言；适合儿童发展的“目标语言”；适合儿童
吸收和内化的文学作品的精粹语言。 他真正懂得
儿童世界的特质。 陶行知在《新的旅行法》里说：
“儿童社会要充满简单之美。 ”薛法根坚信，语文
教育走进儿童的生活，和儿童一起过日子，就会
简单起来，就会清简起来。

薛法根像个孩子。 他的笑容，有时很诡谲，
不知内里躲藏着什么，不过他的诡谲也很简单，
很容易被猜测， 就像小孩子使坏又不太成熟一
样。 绝大部分时候，他还是相当阳光的，露出孩

童般的笑，连那浅浅的酒窝里也盛满真诚。 最像
孩子，还是他在课堂里的那种神态。 因此，孩子
们喜欢他，连他的躬背及稍稍突出的牙齿，孩子
们都觉得很美。 一个像孩子的人，是智慧的，薛
法根的骨子里永远是个孩子，他永远清简。

薛法根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他说，他的一生
要记住几个重要人物。 记住， 不只是个心理过
程，而是一个文化过程。 这种记忆文化，在他的
人格完善过程中，深深烙上了感恩的道德元素。

他记住了恩师庄杏珍。 他从庄杏珍那里学
到的人品 ：一身正气 ，敢说敢做 ，眼里 “不揉沙
子”；课品如人品，课堂无小事，事事育人，教师
无小节，处处关注，缺失人格魅力，就可能彻底
缺失魅力；课前要“煎熬”，课上才“轻松”；要在
“糟糕透了”与“精彩极了”之间来回行走。 他说，
庄老师给了他智慧和品格。 薛法根的“清简”，可
以看得到庄老师的影子，自然朴实，幽默大气。
由此看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是对恩师最好
的感恩。

他记住了杜殿坤、吴立岗。 这两位大学教授
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学生，什么叫研究。 正
是吴立岗教授的“素描作文教学”理论，让他领
悟到了教学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 清简，是一种
大气，清简中的丰富与深刻，是教授、学者们点
化了他、深化了他。 他感恩。

他记住了《江苏教育》。 《江苏教育》给了他平
台，给了他阅读、写作指导。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面对编辑部，他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从未
有过的创造激情，“在人生的道路上，这是我的一
个转折点”。 那一个个不眠的“探航”之夜，薛法根
深悟了探索之道、创新之道。

薛法根一直在追寻着专家、学者、恩师们的
教育之道、研究之道、成功之道，最后的结论是，
大师之道实质是大道至简：清简中的大格局、大
智慧、大手笔、大创造。

■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 沈正元

关于幸福，薛法根在《教育的幸福》一文中这
样写道：幸福，来源于自己对教育深刻的理解和深
切的体验。没有享受到教育幸福的人生是遗憾的；
没有为学生传递教育幸福的教师是失败的。

一个好的领导，一定会做梦，会做一个让所有
人都为之心动、自觉为之行动的梦。 薛法根的幸福
就源于他的教育梦———他要建设一所令人向往的
学校，创造愉悦的教学氛围，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他要让教师幸福地教、让孩子快
乐地学。 他认为，教育就是为孩子的幸福耕耘。

薛法根“做”梦，体现了他作为校长高瞻远瞩
创造未来愿景的远见力； 他更善于把学校的教育
梦想“卖”给师生、家长和社会，引发他们深度的认
同和执着的追随。 有了办学理念、办学愿景，薛法
根会鼓励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学校的办学理
念、办学愿景乃至培养目标，引导教师在讨论、讲
演中解读、内化，达成深刻的理解与高度的认同，
进而敞亮教师的内心世界，提升教师的精神境界。

薛法根的幸福来自他的目中有人。他说过，教
育是善良人的事业，要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当
成自己；把别人当成别人，把自己当成自己。因此，
他把师生发展、 让师生成为最优秀的作为他最大
的幸福。

要成长学生，首先要成长教师，要成就一群教
师。每个教师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薛法根十分尊
重教师的个性，树立起“管理即服务”的意识，为每
个教师创造施展其才华的舞台。他提出了教师“四
项新基本功”：读书、磨文、演讲、研课。 “一课三磨，
一文三改，一题三讲，一书三读”成为吴江区盛泽
实验小学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教师们边教边研，
边研边教，化蛹成蝶。 短短 10 来年，一所农村小
学，继薛法根之后又走出了 4 位特级教师，其中 3
位是语文特级教师， 这不能不说是薛法根与他的
团队创造的一个奇迹。

薛法根的幸福还来自于他不断反思、 不断改
进。 他常说：“要改变学生，先改变教师；要改变教
师，校长先要改变自己。 ”薛法根是一个“反思型的
实践家”。 作为语文教师，他常常反思自己的课堂
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学生的发展实际、 教学方法是
否适合学生、 教学话语是否尊重孩子……作为校
长， 薛法根一直反思自己对学校的发展定位把握
是否到位、管理方法是否科学民主、对教师发展的
推动是否有效……因为反思， 薛法根不断检视自
己的不足，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反思，他
的语文教学、学校管理变得简单而有成效。在成长
学生与教师中，薛法根获得了更多的幸福感。

往“真”里做教育———站在儿童立场办学校
这两年，薛法根更忙了。
虽然整个暑假都泡在“组块教学”研

究所里，但各类纷繁的事情依然很多，临
近开学就在为新学年的教师犯愁。

“一个校长，必须有献身精神。 ”当
了不少年的校长， 薛法根越来越觉得，
做教育可能要比做研究更复杂一些。
“比如建学校，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
很辛苦。 但到底有多辛苦，只有我自己
知道。 ”薛法根在程开甲小学的办公室
外面设了一个茶座，陈设很简单，但是
坐着就能看到一片湖。 湖很小，不太有
名，很安静。

薛法根觉得，学校是教师和学生天
天在校生活的地方， 一个好的环境，对
教师来讲很重要；对孩子来讲，也很重
要，是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 薛法根
把学校的建设当做课程来做，“一所学
校就是一门课程”。

很多年前，工作不久的薛法根就想，
总有一天要建一所学校，看得到日出，看
得到日落。原来的弄堂小学好是好，但看
不到日出、看不到日落。现在新的学校建
起来，要让每个教师的办公室都很漂亮，
星期六星期天也想到学校来； 也要让学
校有好的设备、好的课程，让盛泽的孩子
每天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学校。

“学校一定要好玩。 ”程开甲小学刚
建的时候，薛法根就想好了，要做一个
人工草坪，让孩子们打滚；要建开放式
的展厅，让学生和家长随时都看到学校
的文化；还要养一些多肉植物，这些植

物很难养， 只要学生喜欢就费点功夫。
学校门口和校内的田地要留下来，让学
生明白自然的野趣，看春华秋实。

盛泽镇镇南原来是工业区，薛法根
做了很多工作，一口气征下 50 亩地，做
公园、竹林、迷你太湖、农田，让那里变
成最美的乡村学校。“农村的孩子有幸
福感， 就会让你觉得在这里是值得的，
这就是校长的责任。 ”薛法根说。

一所学校，每一处都要有教育的意
识。 学校是校长创造的教育作品，校长
的教育理念在哪里？ 就体现在学校里。
在这个作品里，有校长的思想，有校长
的风格。 做了校长的薛法根，在做教育。

五六年前， 盛泽实验小学是江苏
省青少年健康监测单位之一。 有一年，
经过医院检测， 发现孩子们的肥胖率
26.3%、近视率 69%，龋齿率也比较高，
三个指标把薛法根惊到了。 他开始先
解决健康问题，几年后指标都下来了，
他又开始关注心理健康， 这两年学校
花了 30 多万元，让每个教师都学习心
理课程，学会与孩子沟通。 这两年，学
校有 78 位教师拿到心理健康教育上
岗证。

“每个孩子都有多面性，在小伙伴、
在不同人的面前有不同的模样。 ”薛法
根发现，很多孩子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
都不同，在小伙伴、家长和老师面前不
一样， 在不同的伙伴圈里也不一样，很
多教师觉得学习成绩差的孩子不积极，
但事实上， 他们在社团活动中很积极，

有很强的自我存在感。
孩子是简单而又复杂的。 所以，在

薛法根的学校，很少教孩子们道理。 他
觉得， 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们待人真
诚，“做真人”。 这些年， 他在全校推行
“伙伴德育”， 还推行“探索与发现课
程”，让孩子们与真实的学习环境互动、
探索，求得真知。 学数学，就带孩子们走
出校园，看苏州园林，为什么有的窗户
用圆形？ 这个圆形是怎么做的？ 只有把
书本的知识与环境发生关联，再来学习
书本知识就水到渠成了。

而这个认识以及探索和发现，对于
学校和教师来说，更重要是认识孩子的
潜能， 创设环境让孩子发现自己的潜
能。 曾经薛法根带过一个毕业班，班上
一个女生小靓被老师看作“老大难”，语
文成绩从来没及格过。但他坚信每个智
力正常的孩子都可以及格。 于是，薛法
根在课堂上常常不经意间走到她身边，
或轻声耳语，或提示要点，或批阅修改，
或摸一下头， 或拍一拍肩……放学后，
他又常常陪着小靓读课文。 终于，在老
师和同学们的惊讶和赞许中，小靓真的
“靓”起来了，以语文 65 分的成绩成为
合格的小学毕业生。

就是用这样的小事，薛法根让教师
们充分相信： 每个孩子都有学习的愿
望，每个孩子都有学好的可能。“我的管
理立场一定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目前
学校行政班子都是业务型的，都是学科
带头人。 ”薛法根说，一个校长首先是一

个好教师， 真正从教育规律去思考问
题，去设计学校的发展规划。 做校长和
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儿童当做具体
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如果当做抽
象的概念，那你离教育就比较远了。

什么是儿童的立场？ 在盛泽实验小
学的校园里有一棵梨树， 每年都很少能
“瓜熟蒂落”， 梨子成熟前就会被孩子们
摘光。有一年的校长办公会，有人就提出
要装个探头、装上篱笆，但是薛法根认为
这就是典型的行政思维。学校种梨子，主
要就是绿化，让学生去实践，让学生去发
现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

“教育是一种善良， 现在我们校园
内所有的果树都不设防，孩子们想什么
时候摘都可以。 这个就叫做儿童经验，
以后孩子一定忘不了每年暑假前可以
摘梨子。 ”薛法根希望，孩子们长大了会
想，这个校园给了他什么，给了他自由，
“他一定会怀念这所学校” 。

作为一个 30 岁就做了特级教师的
人， 这几年薛法根想得最多的都是这
样的“小事”，这些小事可能不会给他
再带来什么荣誉， 但他乐此不疲。“这
两天， 我让教师在学校的地里撒了点
菜籽，等开学了有了小白菜，学生可以
摘了拿去食堂炒着吃。 ”薛法根说，真
正的教育家，都是在一所学校、一个地
区扎了根的，比如李吉林、斯霞都扎根
在一所学校里， 深耕几十年， 日积月
累， 做的可能都是一些小事，“教育就
是个慢功夫” 。

（上接第 3 版）

清简：
由文化人格生长起来的教学风格

■成尚荣

幸福薛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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